
 表達關係的禮物與景頗的文化展演

何翠萍

在這個旅遊蓬勃的時代，大家

每到一個地方，都經歷過當地人以

歌舞、戲劇、物件展示、建築地景

與節日等方式，展演他們的歷史、

文化、族群特色。有些展演很拙劣，

有些展演很精彩；對於當地人而言，

有些遊客令人嫌惡，有些則為彼此生活帶來美好的點滴回

憶。貼上世界級、國家級物質或非物質文化遺產標籤的展

演，通常被認為是有保證的精彩展演，最能吸引遊客；也為

不少當地人創造新的文化或生活價值。但眾所皆知的，也製

造了不少當地人對地方旅遊發展或文化遺產、產業化不同看

法之間的張力。對於以呈現當地人觀點為職志的人類學以及

不斷通過各種理論、民族誌和比較方法訓練來磨練田野及寫

作技藝的人類學者而言，這些文化展演究竟為當地某些人創

造了什麼？又抽離了什麼？對於那些看似是個人對展演的喜

悅、憤怒或失落的情緒表達，其中又蘊含何等千絲萬縷的文

化社會關係？凡此種種都是人類學研究所要致力呈現的。因

為我們明白任何打著人群或民族文化標幟的展演，都必然有

其「人」、「地」與文化歷史的牽連。深入的人類學研究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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夠讓我們了解這些牽連，幫助一般人在旅遊時善盡他們作為

世界公民的責任。我一直相信人類學家有這種本事。以下將

從我在中緬邊境做景頗人研究的經驗，告訴大家一個環繞在

喪禮「人像」的舞台化文化展演，為什麼會挑動景頗人群諸

般複雜的情緒、以及分歧的意義與價值。其間緣由，正是我

這篇文章的題目期望傳達的：這個喪禮的人像是一種「表達

關係的禮物」。

表達關係的禮物，比比皆是，如家裡的傳家寶、伴侶

之間的定情物或朋友留作紀念的相片等等，都是見證關係的

禮物。本文要說的是中緬邊境上景頗人在喪禮中獻給逝者的

「榮耀死者人像」的禮物。雖說是禮物，但僅用於喪禮，不

會出現在日常生活裡，山居景頗人對它普遍懷有迴避、畏懼

之情，是景頗傳統文化中唯一可見的「人像」。2016年此人

像被搬上都市舞台，作為表演景頗喪葬文化的道具背景，卻

引發景頗菁英或愛或憤的情緒反應。

山中喪禮的「人像」與 
都市舞台表演中的「人像」

1989年 1月，我參加一場中國景頗族載瓦支系雷老夫

人的喪禮。這並不是我第一次參加喪禮，卻是我第一次在喪

禮中看到有人製作「榮耀死者人像」。六、七位老婦人坐在

家屋低邊（靠菜園）的平地上搓線、繞線；用紅、白、黑線

在十字竹篾架上繞出二個方形的「花」；並且在好幾張長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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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布的末端或二側，裝飾幾撮參雜著紅、白、黑三色短線做

成的幡（圖 1）。藍天白雲，風和日麗，老婦人的笑聲和主

人家不時送上致謝酒的笑鬧，交織出無比和樂的氛圍，她們

也熱情招呼我過去觀看。

而在家屋高邊（靠坡地）上，二、三位老男人正忙著砍

木、挖木、刨木，並在木體上畫臉、衣服、項鍊，然後又用

木頭做成小鳥，木屑散落滿地。主人家也不時拿酒款待，只

是他們不斷嚇阻圍觀的小孩走開，警告我們不要踩到木屑。

他們說，小孩子不可以看，看了會健忘；木屑不可以踩，也

不可以拿去當柴火。

圖 1 喪禮做「花」場景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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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更半夜，幾位男性親人準備將中空木製人像和其他相

關物件抬到墳地上。木製人像的雙手向上高舉著，像牛角一

般，而老婦人做的「花」就綁在兩手之間。用磚土砌上水泥

的墳墓已經完成，人像最終會立在墳墓上。等第二天一早家

裡所有儀式做完後，親戚家人在墳前告別，並在墳墓周圍立

起一根根綁著布幡和小鳥的竹子當墳圍，墳地部分的儀禮才

算結束。

送「人像」上墳這件事，除了必要親人外，其他人不會

跟著去。1989年，山區尚未供電，我還不熟悉摸黑走山路，

想找人結伴同行。沒想到，陪同我下鄉的景頗女性不敢去；

而村長、副村長等男性則表達害怕之意，並勸阻我別去，

但說這話的同時，嘴角卻

帶著一股笑意，似乎只是

嘴上說說害怕而已。最後

我跟著當時還不熟識的喪

家親人一起去了。我們送

人像上墳時，喪葬舞的鋩

聲也響著，人像就在可怕

莫名的氛圍下，非常低調

地離家了。黑夜裡，一個

人抬著一個高超過 120公

分，兩臂伸開約莫 120公

分、甚至更寬的上半身人

像走在山路上（圖 2）。圖 2 送人像上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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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路無人說話，黑漆漆

一片，加上腦海中還迴

盪著方才離家前村人訴

說恐懼的字眼，連我也

感覺毛骨悚然。到了墓

地，人體被固定在墳

上、線花綁好之後，「人

像」才算是組合完成

（圖 3）。後來我才知

道對一般山居景頗人而

言，墳地不該是人隨意

流連的地方，掃墓更非

傳統景頗的習俗。

我拍了許多對我來說應該是充滿紀念價值的相片，喪禮

結束後，我打算沖洗出來，送給喪家一整套。男性製作人像

及送人像上墳的相片，有鑑於先前大家對我的勸阻，避諱意

味濃厚，所以我沒有加洗給他們；但女性做「花」的場合，

氣氛怡然、輕鬆，因此相片洗出來，我便興沖沖拿去送給那

些做花的女人。沒想到她們一張也不要，看到相片不斷說這

是「眼睛」、「好害怕」等，迴避不看，要我快快拿走。不

但人像、墳地是避諱，連製作當時和樂融融、毫不忌諱的做

「花」場合，也不是他們想要留念的。喪禮中製作的「人像」

是什麼樣的人像？為什麼連看到人像的局部都會心生恐懼而

亟欲迴避？

圖 3 立人像於墳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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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一世紀，生活的現實逐漸讓景頗人移居到城市裡，

每家每戶都有人在城裡上學、賺錢或打工。環繞「人像」周

圍的畏懼迴避氛圍，自然已經不是城裡長大的年輕人所經歷

過的。2016年在文化遺產的風潮下，德宏州歌舞團花了很

長時間，編導一齣聲勢浩大的舞台表演，設法將一些景頗文

化的元素，如過去避諱的喪葬舞和上述人像，融入舞劇裡。

他們演出景頗人從遙遠、寒冷的北方南遷的歷史；沿途披荊

斬棘，歷盡千辛萬苦，終於找到可以居住下來的樂土，但帶

領族人南遷的英雄也死了。就在舞者跳著喪葬舞以憑弔英雄

死亡之際，榮耀死者的人像在舞台前方冉冉升起。在專屬於

喪葬舞的歌聲與動作中，加上舞台燈光所營造的淒美氣氛，

昆明的第一場公演，獲得滿堂喝彩。年輕人即刻將演出片段

傳上網，我馬上看到了。我為喪禮場景的美讚嘆不已，但也

詫異萬分，納悶從什麼時候開始，這人像不再令人畏懼迴避

了？心想這樣的表演大概也只能在距離景頗人山居生活很遙

遠的昆明劇院演出吧。

果然當這齣舞劇在德宏景頗族傣族自治州首府芒市演

出時，有人憤怒、有人訝異、有人覺得毛骨悚然，他們抗拒

這類演出。當然，還是有覺得效果很好，或感受沒有那麼兩

極，以及說不出什麼特殊感覺的人。

一位景頗老媽媽聽我講述那個喪葬演出後，覺得很好

笑，說：「他們不懂」。接著舉了當前政府主導的搬遷計畫

為例，說官方設計的「景頗特色」房子可笑。這位景頗老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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媽已經在芒市生活了大半輩子，所以很習慣他人口中的「景

頗」種種與她自己身為景頗人，中間有著南轅北轍的距離。

「我們」和「他們」之間的鴻溝，比比皆是，不必在意，也

無所謂。但是景頗菁英的情緒就不然了。

芒市幾位研究景頗文化的菁英斬釘截鐵說：「他們完全

不懂」，或是「我沒有參與這件事情」。言下之意是如果我

參與了，我一定會指正他們。相對的，也有知名景頗文化工

作者理性評論此事：「時代在進步，景頗人的思維也應該隨

著進步」。換言之，舞台表演的方向是必須的，但要做得更

好些。這一席話頗似隴川歌舞團的編舞者告訴我的，他說：

「喪葬舞步不能如此搬上舞台演出，必須改造過」，他正在

研究中。而真正參與此劇製作的景頗菁英則表達無力扭轉的

無奈。昆明一位很有名望的景頗教授則認為：「這種藝術的

細節，有人喜歡，我們也不用去計較」。

喪禮人像對山居景頗人來說，是個令人心生恐懼、忌諱

迴避的禮物，但對都市景頗人而言，卻是他們引以為豪的文

化認同與表徵。不過也有些人懂得在老家生活時，這些只在

喪禮中出現的物件、歌舞，是日常生活中該避諱的；但同時

也很「理性」地用表演藝術或追求現代性的角度去理解舞台

表演。似乎離家越遠，在景頗山上住的時間越短，接受度越

高；反之，離家越近，山上生活經歷越久的人，情緒越複雜。

沒相關生活經驗者，看到舞台上裝扮優美的景頗文化，滿心

歡喜；有深刻經驗者，則氣憤禮俗不被理解、尊重，無奈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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餘，僅能用迴避、置之不理或「藝術」、「進步」或「理性」

的話語來自我安慰。

這種種個人的反應，表面上看來，好像是都市化程度、

個人身分和主觀情緒所造成的分歧。但我想在這篇文章中點

出的是，這些情緒不只出自個人的感受或看法，更重要還是

來自文化如何看待生命與死亡、生者與死者之間難以跨越的

悲傷，以及如何認真處理死亡分離的情感。人像不只是一項

工藝技術，或舞台表演上炫目的道具，而是景頗文化中，表

達親人間生離死別關係情感的禮物。

表達什麼關係的禮物？

景頗「榮耀死者的人像」從開始製作到完成，除了上述

年老的男人與女人的分工外，事實上還講究做、抬人像的親

人類別、以及什麼時候才可以開始製作的時機。並且講究買

賣製作不同部份人像的禮俗及買賣對象的區分；講究在哪裡

製作，從家、上路到墳地空間的跨越等等。這麼多繁複禮俗

的講究，告訴我們景頗 「人像」不只是一種工藝的物，而

是一種用來表達、創造、消解親人關係的禮物。但既是禮物，

為什麼要迴避？既是「榮耀死者的人像」，這「人像」到底

是什麼人的像，為什麼不讓親人懷念追憶，反而總傳遞畏懼

害怕的情緒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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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親人關係與「人像」

景頗傳統上是父系傳承、從夫居住的社會，孩子姓父親

的姓，女性嫁入夫家。每個人依據他／她的姓氏區分三類親

人，除此之外就是陌生人。親人中一類是自己家人；一類是

給妻者；一類是討妻者。「給妻者」就是妻子後家的岳家，

但重要的是景頗岳家的範圍是超越上下世代的，包括自己祖

母、母親、妻子、兄嫂、弟妹、媳婦的後家；甚至包括這些

後家的岳家，稱之為「老岳家」或「老給妻者」。「討妻者」

則是討自家女性的婿家家人，他們也是超越世代的，包括自

己的姑祖母、姑姑、姐夫、妹夫或女兒嫁過去的家（圖 4）。

這種親人的推演是社群往外擴張的好方法。翻山越嶺之外，

不相識的人可以通過姓氏之間的聯姻歷史來認親，或建立

新的聯姻關係。重要的是，給妻者、家人與討妻者這三種類

別所形成的道德社群。由於給妻者是家人生命繁衍力量的源

頭，因而享有他們所給出的女子為討妻者家所創造生命、財

富的「女人的債」的「所有權」；這是一種「女人的債」，

也因此給妻者在多數生命儀禮的場合，不但做收禮的一方，

同時擁有禮儀上的尊貴地位和差遣討妻者勞力的優越性。 1  

1
　景頗人傳統上傾向用「債」的概念來談親人關係。也就是說，討
妻者欠給妻者所給女人的債。習俗上他們還規定聯姻的方向，也
就是女性出嫁的方向，或是擁有女人的債的給妻者和欠債的討妻
者之間的關係是世代相沿、不可倒轉的。聯姻之間，不能隨意倒
反女人流動的方向。不少亞洲大陸邊緣以及島嶼東南亞社會都有
此類積極婚姻法則的說法與作法。從結群模式的觀點，人類學將
此類景頗式的婚姻法則稱為母方交表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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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頗禮俗中，有兒有孫的人是最理想的，親人才能為

他／她製作「榮耀死者的人像」。有親人願意為死者製作人

像表示她／他完成了這個做人的義務，值得後人榮耀。這個 

「人像」 製作時還必須有聯姻親人的參與。

2. 聯姻關係、聯姻往來禮俗表演與「人像」

一個人什麼時候才是真正的死亡，或什麼才是死亡的

狀態或存在，景頗文化是通過喪禮中人像禮物的展演逐步為

逝者界定的。一般親人為榮耀死者所蓋的讓逝者的「魂」或

圖 4 景頗的聯姻關係與親人分類範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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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體」歇息的祭壇或「房子」是這個生死之間的時空標幟。

他們在喪家內外與墓地製作榮耀死者的祭壇、「房子」與「人

像」，同時不間斷地敲鋩、敲鼓、做祭獻、跳喪葬舞。通過

這些舉措，他們完成生者與逝者的分離，宣告死亡。其中「人

像」的製作就在一步步地建構逝者成為死者的意象。

人像製作的時機，是在墳墓即將完工的那天，也是最多

親戚朋友前來宰殺 「立墳牛」的那天。宰殺這隻「立墳牛」，

不只是宴請眾多賓客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是這家嫁出去的女兒

家（討妻者家）必須要在父親或母親喪禮中殺的一頭牛，它

是討妻者在結婚之初就欠下的女人的債。代表討妻者的人，

殺了這頭「立墳牛」之後，才可以開始製作「人像」。這頭

牛或女人的債沒有償還，就不能製作「人像」和「立墳」。

製作人像身體部位的老人，都是已經沒有生育能力的男

人（包括沒有後代的男性）；而製作人像的「眼睛」或「花」

的老婦則是有兒有孫，通常也已經過了生育期的婦女。關鍵

在他們都是以某類親人關係的名義來製作這些物件：身體部

分是用給妻者的名義做的，這種名義多半需通過一種 「買

賣的表演」 來確立；「花」則是用喪家的名義做的，需要

由喪家出錢買線，並不斷地提供酒來招待替他們做「花」的

老婦人。

當給妻者因故無法出錢買酒給老者請他們做人像時，喪

家可以出錢，但仍必需以給妻者之名來做這件事。1990年

我在盈江銅壁關景頗支系的喪禮中，就看過同寨的老人先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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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人像，之後再向屬於給妻者那邊的親人—— 也就是聯姻的

女方—— 追討錢。討錢的人總是特別會搞笑的人，而被討的

人，雖然可以逃脫，但或多或少總會給一點。只有不懂的人

才完全不給。而花是用喪家的名義做的，不會有喪家迴避不

給錢，或出現追討錢的做戲狀況。無論做戲的表演是否必

要，公開給錢或給酒的禮數是必需的。

3. 需要被送走的「人像」

在人像快要抬出家門前，景頗喪禮另外一個同時進行

的現場是室內的喪葬舞，也就是上文提到在昆明劇院舞台上

表演的喪葬舞。入夜後，除了那些去送人像的親戚外，其他

親戚朋友就在家裡跳最後的喪葬舞。在鋩聲中參雜著此起彼

落懷念死者的歌聲、笛聲，大家從喪禮第一天晚上就開始通

宵跳了。上墳當日這最後的喪葬舞結束前，有一段非常特別

的舞蹈。此時表達哀思的歌或曲調不再能唱了，只有小鋩聲

和數位男性在屋內的舞蹈。在一場景頗支系的喪禮中，我看

到領舞者幾度以非常激烈的環屋動作，大聲呼喊；直到最後

舞者跳出門外，將手上的「竹人」丟到院前；隨後眾人將其

他放在祭壇周圍的食物、用品及祭壇一同丟出門外。在另一

場載瓦支系的喪禮中，我看到幾個人共拿一隻儀式用長矛，

對丟在地上原來用於蓋屍和蓋棺的織花裙，多次做出象徵性

的驅趕動作，之後在大聲呼喊的激烈氣氛中把織花裙丟到門

外。接著「送魂」—— 把生者的魂留下，逝者的魂送到阿公

阿祖的地方去 —— 就開始了。喪禮祭司唱誦的送魂內容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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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的就是分離：他一步步地陪伴死者離開家裡，走到阿公

阿祖死後居住的地方。這個地方，不是活人在的地方，也不

是死於非命的人淪落的地方。祭司叮嚀逝者隨身該攜帶的東

西，包括所有在喪禮中榮耀他／她的物件與犧牲 —— 「斷命

雞」、「抬頭牛」、室外祭壇、上文提到的「立墳牛」、室

內祭壇的竹柱子、以及白幡上的彩色絨球等。最後再叮嚀逝

者不要回頭。

人像沒有雙腳，無法走動，只能被扛在肩上抬出家門與

家分離。人像的製作從家開始，然後到路上，最後立在墳上。

這行走路徑敘說的正是與親人關係的消解和分離。如上文所

說，一開始老者在家屋前高邊製作人體，老婦在屋後低邊做

線花，這兩個空間與平日男性在屋後陽台編籃，女性在屋前

高邊織布的道理是相反的。也就是說，人像的製作從一開始

就反轉、顛覆了日常人們熟悉的性別與空間秩序。載瓦支系

抬人像的禮俗，是給妻者的事。 2  當沒有適當的人要抬人像

上墳地，或是該抬的人不願意抬時，雖然一定能找到代替的

人，但總是有些尷尬。喪禮中的人像顛覆日常親屬倫理的道

理，在時代變遷之下，不少人於是無法理解。漸漸地，也開

始出現質疑聲浪，批評這些習俗是沒有道理的繁文縟節。

2
　抬人像禮俗在不同支系、不同地方有差異。盈江銅壁關的景頗
和梁河浪峨支系是由自己子孫，也就是討妻者，抬人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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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田野中，就遇過這麼一件環繞在「人像」的情感糾

結。1996年我參加德宏姑丈的喪禮（載瓦支系）。他們也

做了一個「榮耀死者的人像」。按習俗都是給妻者家的男性

代表來抬，因此，我德宏叔叔家的兒子就得抬。但叔叔非常

不服氣，嚷嚷著不肯讓他兒子抬，他說依照景頗理性，給妻

者為大，「這種勞力的工作怎麼會讓我們做」。叔叔在乎的

是抬人像的勞力，而不是這個勞力所再一次見證的，給妻者

對死者（無論是他們家嫁出去的女性或是女婿）身體、所有

關係之放手。叔叔一輩子在鄉政府吃公家飯，說話一向有些

份量，大家都不好攔阻他。但是，僵持不下拖延許久之後，

還是以習俗的理由讓他兒子抬著人像上墳了。

4. 聯姻禮俗中「買賣」的表演與關係的消解

從景頗喪禮人像的例子，我們看到了景頗習俗中聯姻之

間物的往來和禮儀，呈現出人的存在與死亡的意義，人像猶

如他們對於生死關照的一面鏡子，一個鏡像。可是景頗習俗

中聯姻往來禮俗的表演性，甚至買賣當中的鬧劇，為什麼是

必要的？到底這樣的表演是做給誰看的？表演的對象是誰？

其實在景頗不同階段的生命儀禮中，除了各種儀式性的

交換與祭獻之外，常常出現充滿嬉鬧的「買賣」。買賣的錢

或數額完全不是重點，態度才是大家最看重的。給妻者是給

出女人的一方，是討妻者孕育、繁衍的來源，他們應該要拿

翹，討價還價，表現出很不容易妥協的樣子，如此才能顯示

給妻者的尊貴，他們給的女人是最有價值的，是對討妻者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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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嗣綿延最有貢獻的。面對給妻者的拿翹，討妻者一定得讓

他們放手，讓渡他們的女兒所帶來的繁衍力量，以至於最後

拉鋸在具有象徵性的人像之間，再出現表演性的「買賣」。

他們利用一連串買賣的表演來讓給妻者「放手」，切割新娘

與喪禮中逝者（他／她）的所有關係。「買賣」是協商、折

衷、創造人階段性存在意義及所屬關係的方式。正由於不是

真正在市場上交易的買賣，因此必須用作戲，甚至戲謔的鬧

劇來展演它。

人像從開始製作到完成的每一步驟都要靠親人關係來

促成。「人像」不只在製作上有各種禁忌，以及用誰的名義

來製作人像不同部位的規矩，更重要的，它是在聯姻關係被

消解之後才可以製作的一種表達關係的禮物。當討妻者，也

就是欠給妻者生命繁衍力量的人家，償還了他們女人的債之

後，原來債的關係就被消解了。關係消解之後，才開始製作

人像，用具象化人像的買賣來營造關係的分離意象。人像各

部位通過各種儀禮的買賣之後，終於可以被抬離家中，立在

墳上。景頗傳統是用擲生雞蛋來決定墓地地點。太多人告訴

我他們有多少次在選地時擲蛋不破的經歷。死者喜歡的地

點，一定是生雞蛋擲到地上會破的地點。立在墳頭上的人像

就是一個不再活於這世間、和家徹底分離的、沒有生命的死

人意象。人像完成了，生命也就結束了。風吹雨淋，沒有多

久，也就褪盡所有的圖紋，花也掉了、人像也東倒西歪而解

體了。這時的它就只是一件與生者沒有任何關係牽絆、解體

的東西罷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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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頗生命儀禮中作戲式的展演都在界定、區分給妻者、

討妻者與家人的身分。但在喪禮中，更重要的是在界定、區

分生與死的存在。此時表演的對象除了存活的給妻者、討妻

者與家人之外，同時也獻給步入死亡的逝者。

生死分離的禮物

景頗喪禮的重點在於通過榮耀死者，讓生者與死者分

離。這個分離，不僅牽涉到要讓生者從喪失親人的哀傷、不

捨中放手，同時還牽涉到能讓逝者意識到自己正逐步邁向死

亡的存在狀態，從而願意離開，離開他／她的家與親人、村

子與鄰人，到死者的世界去。

山居景頗世世代代的文化傳統認為，人死之後就會以不

同的存在方式，住在不同地方，這地方不是人間。當活人、

家人夜裡無法入眠，不斷夢見死者時，這是牽絆的情，也是

會讓生者虛弱、生病的情，得找祭儀專家來解決，請祭儀專

家用各種祭獻的方式送走死者。

人像是在一連串有順序地以禮俗宣告景頗多種關係構

成連結的人觀內容逐步消解過程中製作的禮物。眾目睽睽下

通過儀式性交換、拉扯與作戲，以及討價還價的買賣語言，

營造死人與家人、姻親之間關係的分離。人像是親友共同製

作的死者存在樣貌的表徵；這個死者的存在樣貌是把充滿了

繁衍力量的「線」所繞出的「花」放在中空的木製人像結構

之外，倒反了景頗性別倫理中代表男性價值的木製容器包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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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女性價值的花在內的道理，是眼睛在身體之外的「非

人」狀態。所以平常日子裡，更強調此類「非人」的存在，

是可怕、不吉祥的。正因為可怕、不吉祥，分離是必需的；

即使只是構成這個「非人」中部分的「眼睛」或「花」也必

須送走。

從它的製作到完成的一連串過程，人像為人的存在意義

提供了一個反身的鏡像。人像禮俗的製作與往來的表演性，

不但是做給當場的給妻者、討妻者，為他們關係的分離做宣

告；同時還反向地展演給那逝者，告訴他／她正一步步跟活

著的親人分手、離家邁向死人世界裡。當人像立上墳時，就

是宣告他與生前的關係已經一一分離，變成沒有任何繁衍能

力的、非人的存在意象。每一部分的習俗、禮節都在分離、

消解某種刻骨銘心經營了一生的關係連結（圖 5）。

「人像」不屬於人世。在人像所在的那個世界裡，任何

的存在與環境的關係是如同蛋丟在地上一定會破而不再繁衍

一般。人像離家時的可怕氛圍，更多的是在分離時嚇阻任何

不相干的人跟來，促成分離，完成關係的消解。

在當前中國少數民族經歷過如此巨大的國家化過程的

情勢下，只要有深刻山居生活的經驗，必然體驗過喪禮中動

員各方親人的繁複禮節。大家也知道喪禮中有多少禮節要遵

守，多少犧牲、飯菜和物品要準備，多少舞蹈要參與，多少

親人要安頓與接待。這些繁複禮節正是製作、完成人像的先

決條件。即使並不都明白人像正是逝者在生死之間、分離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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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 最後的告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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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存在狀態意象的道理，但總能意會

到禮節的繁複是榮耀死者的方式。當

人像被固定在墳墓上時，逝者是真正

的死亡了；生者哀傷失落的情緒達到

至高，生者與逝者間的分離真正確立

了。雖然從上述叔叔不願意抬人像的

小事件，我們明白山居生活仍有個人

性；但我們也看到禮俗背後仍有相對

深厚的影響喪禮細節的人觀價值。叔

叔即使不滿意，也還無法真正搖動這

塊片區習俗的傳統。

叔叔個人無法推翻群體的習俗，

但對在城市裡長大的景頗人而言，事

情就不是如此了。

二十一世紀以來新的人像價值

上述這個蘊含關係價值及死亡意

象的人像禮物，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代

好像非常遙遠、古老，而不相關。老

家的一切對於城市長大的孩子、已經

受國家教育影響很大、生活在城市中

很久的景頗人而言，是這麼的陌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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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這些人而言，籃子、竹木結構的房子、手織的布、喪葬舞

等早就不是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只是點綴在節日中被敘說表演

的一種文化遺產與技藝。喪禮的舞步，現在已經必須仰賴文

化單位成立「景頗喪葬舞訓練班」來傳承與復振。喪禮中製

作的人像對都市長大的景頗人而言，更陌生。即使出現過，

可能被認為只是需要更加美化、細緻化的工藝品，或者用舞

台氛圍所襯托出來的獨特道具。會編籃、織布或跳喪葬舞的

人就被尊稱是「文化傳承人」。

不少景頗人認為在文化做為民族表徵的當代，必須有對

外表演的價值，也就是必須有演給非景頗人看的市場價值，

能夠在各種歌舞文化競賽的場合中脫穎而出，能展現景頗獨

有「文化品牌」的價值。在這個手機攝像、傳播功能以及社

交網站如此蓬勃的時代，他們偶爾看到老家有些地方仍舊還

做的一些喪禮或祭祀的方式，如人像或喪葬舞，就會錄像下

來放上網。如果是節慶型的活動，如目瑙節的集體舞蹈，當

大家都穿的光鮮亮麗，秩序井然、場面壯觀時，讚聲不絕，

而且認為這才是具有代表性的景頗文化。但若碰到不合於城

市人「文明」規範的祭獻或生命儀禮，反應就分歧了。基於

當代對「傳統」的尊重，有些人認為這就是老習俗、無可厚

非；有些則質疑視屏的真實性，或認為是個別行為與傳統文

化無關；但有些則激烈地認為是落後、不入流的習俗，應當

匡正，更不該散佈流傳。對現代景頗人而言，舞台上的人像，

是在既哀戚又美麗、但只有景頗人會唱的喪葬舞歌調中，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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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先進的燈光技術，出現在觀眾面前的。人們感受的是，充

滿了美感的景頗喪禮以及它的的莊重與哀戚的情感。他們衣

著的顏色，舞蹈的美、曲調的優雅、完全可以跟任何其他民

族藝術匹比的技藝、舞姿和歌聲，都是令人驕傲的景頗文

化，上得了劇院殿堂的藝術。

結論

在充滿了禁忌、恐怖的情緒中被送上墳安置的「人

像」，和在舞台上充滿美感冉冉上升的「人像」之間是斷裂

的，展現截然不同的情感。

傳統喪禮中出現的「人像」不但是一種表達關係的禮

物，同時還是一種有很多表演禮節的禮物。它是景頗生死、

性別的人觀文化創造出來的、在喪禮中客體化姻親與家人之

間關係變化的意象，具象化逝者在生死間之存在的禮物。景

頗人並不仰賴文字論述來討論人的存在價值，他們通過喪葬

的禮俗，表演性地呈現從活人的存在轉換為死的「非人」存

在的過程。在家鄉，喪禮不是為了對外宣告「我是景頗族」

的表演，而是「我是人；它是非人，必須分離」的禮俗；而

昆明舞台上表演的景頗喪禮，則是當代亟欲對外展現、有藝

術性及民族市場價值的文化表演，是宣告他們做為當代中國

民族政策下「景頗族」存在的表演，不是禮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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儘管很多文化元素可以變成舞台表演，但很多景頗人並

沒有準備好要把喪禮的習俗舞台化。在家鄉，喪葬舞和人像

的出現意味著生離死別，每個細節都在處理不同層次親人與

姻親關係的分離。這是多麼揪心的一件事，如今卻看似隨意

地被放在舞台上。我認為無論對舞台表演的情緒是憤怒、冷

漠或是無奈的默默無言，或是用藝術與生活的方式切割他們

與我們，都在表達對家鄉禮節的深刻糾結情感。當這些人像

禮物與喪葬舞的禮節被輕忽簡化時，他們會有情緒，不盡相

同、不可名狀的情緒。面對喪葬舞與人像的舞台表演，人們

擁抱或者抗拒的情緒，不是用社會變遷或個人性就可以理解

的，還有更多是文化所形塑的關於生命與死亡的意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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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本文呈現舞台化的人像表演與農村喪禮人像禮物習俗的

表演間，景頗人所面對的劇烈社會變遷、文化斷裂與重

組。請嘗試用這個個案反思你曾看過的各類舞台化文化

表演背後對不同個人的可能意義，或提出需要進一步瞭

解的問題。

2. 這篇短文寫的是景頗一種表達關係的禮物 —— 人像的文

化意義。我說明人像是表達親人／聯姻關係的禮物，是

生者與死者意象的鏡像，是獻給逝者的生離死別的禮物。

環繞在這禮物周圍的畏懼、迴避氛圍讓生死之間的分離

成為可能。這個禮物的文化意義，在山居農村會因為個

人差異而引發一些情緒性的挑戰，如叔叔阻撓兒子抬人

像；在都市舞台化表演中，則由於其無視人像文化意義

的作法，而在不同年齡層與生活經驗間引發不同的情緒。

請嘗試用自己周遭的例子說明情緒／情感的個人性以及

個人性背後可能有的集體文化基礎。

3. 我們看到景頗人有「買賣」、「討價還價」的表演，也

有聲光效果炫麗的舞台表演。請問，這兩種表演有什麼

不同？分別是表演給誰看？兩者所要傳達的訊息又是什

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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